【心灵探索】

无论你有多绝望，都不要轻易选择死亡
（一院何静璇推荐，2016年9月18日）

推荐理由：又一位公众人物因为抑郁症选择轻生离去，我们似乎又想起了海子他们。生活给我们带来欢乐，也带来很多苦难，当你熬不过去感到绝望时，无论如何都不要轻易选择死亡。还有什么，会比死亡更可怕呢？活着，才有机会；活着，就有机会。我们应该关注自身心理健康，同时，关心身边的朋友。生命宝贵，珍爱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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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第一次有轻生的念头，是在高考分数公布的时候。
离重点线大概10分，理综不及格，读的是重点班，就那么几个人没考上一本，我是其中一个。
一时之间，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，觉得周围所有人都不理解自己，最好的几个朋友都在庆祝，出于礼貌的安慰，却像是打在我脸上的一记记耳光。
我不敢待在家里，每天早上六点多就起床出门跑步，晚上深夜了才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我在17岁，仿佛一眼望穿了整个人生。我的未来，似乎已经注定了平平庸庸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走回了父辈的轨迹。想到这一切，我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
我掩藏得很好，并没有表现出一点消极，所有难过痛苦一个人忍着，从未对谁诉说。其实，也是没有人可以说了。
我想过，从高空坠落是什么感觉，被河水吞没又是什么感觉？我怕痛，承受不了死亡过程的苦。我才17岁，还想赌一把，想看看自己长大以后，会是什么样子。
我不断操控着自己，进行着一场人生游戏。
没有盖世英雄来带我打完副本，也没有什么技能法术为我加持。我能一步一步，依靠物理格挡，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像样的角色。
我与自己定下“长大再死”的约定，只不过是害怕死亡一瞬间的疼痛，所作出的孩子气的举动。
我只是觉得，这么轻易就死了，未免也便宜了曾经想要毁掉我生活的人，我凭什么，这么脆弱，这么low。我要好好活着，每天都要努力充实自己，自己失去的，怎么也得亲手拿回来。
我想得透彻，身体不过是一副躯壳而已，所有的疼痛它替你担着，再难过也不过是死一次，还能怎么样呢？
我仍然抱着一丝希望，期待着自己能在岁月的洗练里变得周密和坚强，让我能坦然面对生命里的遗憾，多年后提起时可以云淡风轻。
我期待着能够赡养父母，接纳过去那些无比迷茫和痛苦的回忆，以及时时刻刻担心自己会被训斥时的胆战心惊。
我期待着自己对于写作的小小心愿能够实现，能因为写作得到他人的肯定，那会是比考上重点更令人开心的一件事。
后来，我被调剂到一所刚创办没多久的二本院校，大学生活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我过得糟糕透了。
就算我逃课、喝酒、赌博、撸片、看各种课外书籍，依旧拿到了奖学金，身边的人，根本没有一个在学习。
大学生活给我的一抹亮色，是我喜欢的女孩，一直都在我身边，彼此暧昧着，一晃就是两年。
可是她突然有了男朋友，而且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彻底崩盘了，一下子失去了两个人。
在那之前的一两个月里，我们的关系其实已经更近一步了，只是我仍然像过去一样，没有任何行动，只是在等着，等待着最好的，最适合在一起的契机。小心翼翼地等了很久，她选择了别人。
班级第一次游玩，有一个环节是班对告白，我眼睁睁看着他亲吻了她。晚上聚会，他们一起给我敬酒，她说了一句：“谢谢你喜欢我这么久，希望你也早点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”
我把自己灌醉，第一次抽烟，一根接一根，很快就抽完了一包。
回到宿舍后，我开始发烧，全身虚脱乏力。一开始只是不想吃东西，靠喝水来填肚子。第二天开始难受，舍友摸摸脑袋，说没有发烧。
于是就这样又拖了两天，期末划重点的课也没去，在宿舍躺着。第四天的时候，感觉身体已经很热了，强撑着去了学校旁边的小诊所，拿听诊器听了一下，说急性肠胃炎，开了一包药。
我吃了两天药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去医务室量体温，高烧42度，严重脱水。于是立刻输液，半夜醒来开始胡思乱想，全身冒冷汗。
强撑着考完期末考，急急忙忙赶回家，希望可以暂时逃离一切。
适逢家里修建新房，我没说自己怎么了，父母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异样，尽管我每餐吃得都很少。
每天，我都要和家人一起干很重的活，挖基脚、搬砖、支木、平顶，强撑着过了十多天，终于倒下了。
父亲直骂我娇气，读书连本都丢了，希望我要死死远点，养了这么个没用的儿子，碍眼。
我心中憋着怨气，休息半天后继续干活。再次晕倒又醒了，已经被送到了医院。
住院的半个月里，父母忙着修房子，姐姐们也跟着干活，我的身边一个陪护的人都没有，奶奶偶尔去送一下饭。
我每天看着点滴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，真正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感觉。
西医无效，改为中医，然后我又吃了一个多星期的中药，一日三次。本来想倒掉，又想良药苦口，只得捏紧鼻子硬着头皮喝掉。得病和治病所遭受的罪，都是一样的。
顽固的病就像顽固的我，中医也无效，家人也没什么耐心了，我只得装着已经好了，可是不争气的身体却几度晕厥，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又进行针灸治疗。
针灸更是折磨，腹部扎满针眼，扎一次，肉皮要疼上一两天。皮不疼了，又得进行下一次扎针。
我带了几包中药回学校，其实根本没地方熬，索性就丢了。
我一天只敢吃一顿饭，只能吃很少的量。看到喜欢的人和自己的兄弟走在一起，胃就会绞痛，连着心脏，连着手指甲。
除了吃不下饭，我开始失眠，每晚挣扎到凌晨四五点才能勉强入睡，第二天室友只要有一点响动，又会被吵醒。白天的时候无精打采，会产生幻觉。
如此往复，半个学期过去了，我再次萌生死了一了百了的念头。
死亡像一条锁链把我往深渊里拽，有很多个深夜醒了，想直接从阳台跳下去；走在人群里莫名的感觉孤独到撕心裂肺；走在太阳下感觉不到一点点温暖，就那样被冻在原地，全身冰冷，面色发白。
没有人关心我，室友打游戏的打游戏，做兼职的做兼职，谈恋爱的谈恋爱。父母忙着建新房，打电话也最多问问钱还够用不，家里已经拿不出钱了，不该花的钱别乱花。至于我喜欢的姑娘，大概我死了也不会多看一眼吧。
最终，我之所以没有走出那一步，是因为一个外校的女生在周末跑到我们学校，从我们上课的7楼教室跳了下去。
我赶到现场，只见她血肉模糊，脑浆溅得遍地都是，我怕了，腿都是软的。
而她的母亲，嚎啕大哭，遍地打滚，我想起我的母亲和奶奶，突然就不敢死了。
我已经确定，我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挺过那一关以后，我开始觉得，我能失去更多了。
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《绷带俱乐部》，影片的几位主人公身心都遭受过沉重的创伤，这些创伤对他们的心灵造成极大冲击。
女主阿笑利用男主迪诺教给她的“绷带治愈法”抚平了内心的伤口，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安抚好她的好朋友们。
自此，几人建立起“绷带俱乐部”，为所有伤痛的人进行治愈。故事很假，蕴含的大道理也被很多人嗤之以鼻。但是那些道理，却也正是被很多人丢弃的执念。
如果有一种死法可以不连累别人，我早就死了，可是我还有家人，不忍心让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虽然一直被呵斥被责骂，但是我死了，他们一定会很伤心。
我丢掉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，不吃饭不喝水不出门，一个人跑到宿舍楼的顶层，每天至少有两次想下去的想法，可是我又不想死得那么难看。
这么多年来，我虽然不算特别努力，可是也并不堕落。如果我死了，之前的努力统统都白瞎。早知如此，就应该一开始就抽烟、喝酒、打架、上网、谈恋爱，做最叛逆的事情，死了大概也没什么遗憾。
我把放在柜子里的衣服翻出来，洗了又洗，还是穿完再死；我答应拿到奖学金就给奶奶买一部手机，还是买完再死；我都还没谈过恋爱，还是个纯情的少年，还是爱过后再死。
我给自己列了这么多理由，告诉自己不要死，或许只是因为找不到一种方式，可以不伤害家人。
海子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：
你来人间一趟，你要看看太阳，和你的心上人，一起走在街上。
我失去了我的心上人，处在黑暗里。室友们鼾声如雷的时候，我就坐在窗台上，两只脚搭在外面，晃晃悠悠。
我不是为了跳楼，而是幻想着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，我的生命就在那一刻终结，我要在这个世界里，完成另外一个平行运动。
在我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日子里，我还too young，sometimes naive，我通过写作，一个字一个字把自己从黑暗里救了回来。我相信自己永远可以触底反弹，哪怕似乎一切都已经山穷水尽。
你来人间走一趟，还请务必珍爱你的生命。不要让道德、家庭、大义挟持你去生，也不要让社会、生计、孤独压迫你去死。
来都来了，就再忍一忍吧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终于可以笑着对自己说“好啦，就这样吧”，然后安心地躺下休息。
我一直如此强大地活着，是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薄凉的人世间，除了死，再也没有什么大事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简书–衷曲无闻2016年9月17日，作者: 衷曲无闻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9月23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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